
内容提要:传统诗文小说 , 主要表现的是作为城市狂欢

意义上的元宵活动,但也蕴含了复杂的意义。《 红楼梦》中的

元宵活动主要在私人空间展开,小说继承了此前元宵节活动

的表现意趣,但更强调其繁华背后的脆弱或者生活意义的匮

乏。在对元宵节庆活动的具体描写中,小说暗示出,元宵活动

不但是家族衰败、人物心力交瘁的征兆 , 而且也是造成这种

衰败和交瘁的原因之一。

关键词:元宵节 贾府 繁华 衰败

在《 红楼梦》中 , 有关元宵节庆活动描写的意义十分明

显。第一回在写到甄家兴衰的一段历史中,元宵节就被置于

一个突出的位置。我们看到,前往世俗社会点化世人的一僧

一道,在与甄士隐相遇时,就指着他念出了四句言词道:“ 惯

养娇生笑你痴,菱花空对雪澌澌;好防佳节元宵后,便是烟消

火灭时。”①把僧人的言词视为是一位得道的高人对未来的

一种预言,或者说仅仅是一种能够在相应的时间得到应验的

谶言,可能会忽略元宵节在这其中的复杂意义。因为这种复

城市狂欢的传统表现和

《 红楼梦》的元宵节庆

詹 丹 张 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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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意义, 既是作者对传统诗文小说的多方面描写的因袭,也

显示了他赋予《 红楼梦》这部作品的特殊用意。

一

有学者把元宵节庆活动上溯至西汉 ,虽然这种说法尚有

一定争议②, 但至迟到隋唐 , 那种举国欢腾的狂欢景象 , 已经

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, 并延续到后代 , 逐渐成为世人一

年之中最重要的节庆活动之一。在城市里,元夜出游赏灯,是

元宵活动的主要内容,即便实行宵禁的唐朝,也允许例外。唐

代刘肃《 大唐新语》载:

神龙之际,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。金吾弛禁,

特许夜行。⋯⋯⋯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,无不夜游。③

元宵灯会,成了盛世的象征,也与都城生活紧密相连,所

以诗人李商隐在《 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》一诗中 ,

因自己元夜不在都市而咏叹道:“ 月色灯光满帝都 , 香车宝

辇向通衢。身闲不睹中兴盛, 羞逐乡人赛紫姑。”④

那种灿烂如同白昼的辉煌,那种城市大规模人流积聚起

的群情涌动的气氛, 不但使灯会成为一道吸引人的景观,即

便游人,也让人投注了许多目光。《 说郛》载:

司马温公在洛阳闲居时, 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 ,公

曰:家中点灯,何必出看?“ 夫人曰”:“ 兼欲看游人。”公

曰:“ 某是鬼耶? ”⑤

而《 大宋宣和遗事》更直接描写了这种游人如织的景况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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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时底王孙公子 , 才子佳人 , 男子汉都是了顶背带

头巾 , 窣地长背子 , 宽口裤 , 侧面丝鞋 , 吴绫袜 , 绡金里

肚 , 妆着神仙 ;佳人都是戴軃肩冠儿 , 插禁苑瑶花 , 星眸

与秋水争光,素脸共春桃斗艳,对伴的似临溪双洛甫,自

行的月殿独嫦娥。那游赏之际,肩儿厮挨,手儿厮把,少

也是有五千来对儿。⑥

不过,我们也应该看到,题咏灯会,赞叹元宵的热闹欢乐

乃至狂欢 ,虽然是传统诗文的一个主要方面 , 也切合着大部

分民众对元宵佳节的心理感受 , 恰如唐代诗人崔液《 上元

夜》一诗中所说的“ 谁家见月能闲坐 ,何处逢灯不看来。”⑦

但这种普遍性,并不能代替或者说遮蔽有些文人以另一种眼

光,来抒发对元宵节庆活动的别样感受。

作为一年之初第一个月圆之日,其给世人产生相聚团圆

的联想是最自然不过的 , 但也恰恰是在元宵夜 , 却有人在为

不见去年人,而“ 泪湿春衫袖”⑧。

在光灿照人的灯的世界里,人的灿烂与灯的灿烂本应该

是交相辉映的,所谓“ 别有千金笑,来映九枝前。”⑨但也恰恰

有人喜欢抽身离开那片群情涌动的欢乐世界,在灯火阑珊处,

独立无语,构成辛弃疾《 青玉案·元夕》一词中的独特画面。

更不用说,在城市群情涌动的狂欢和个人亢奋之下所潜

伏的那种无序和不安定。

《 旧唐书·中宗纪》就记载 , 在万民同欢时 , 有宫女乘机

逃逸的:

( 景龙四年) 丙寅上元夜,帝与皇后微行观灯,因幸

中书令萧至忠之第。是夜,放宫女数千人看灯,因此有亡

逸者。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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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人笔记小说《 夷坚志》中,曾记有歹人在元宵节,假借

姻亲相邀观灯名义,把宗王家未嫁之女拐走。

而明末小说《 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五 , 也是依据宋人笔记

材料 , 叙写了敏襄公在京城的元宵夜被歹人拐走儿子的事

件。!"#

对于这样的无序、不安定状态 , 有人甚至能够坦然接受

之。《 帝京景物略》中载:

金元时 ,三日放偷 ,偷至 , 笑遣之 , 虽窃至妻女不加

罪。!"#

相比其它诗文小说言,在《 红楼梦》诞生之前,更全面地

把元宵节容纳的种种复杂性展示出来的是《 金瓶梅》。关于

《 金瓶梅》与城市元宵节庆的特殊关系 , 笔者另有文章予以

探讨!$#,这里仅想概括指出的是 ,该小说在物与人的描写中 ,

表现了元宵节庆活动内部的种种张力和矛盾。比如:纸糊的

花灯虽然漂亮,但一阵风来 ,就能把它吹出个“ 大窟窿”( 第

十五回的第一次元宵) ;烟火虽然光彩夺目 ,只是一瞬间 ,就

会“ 火灭烟消成煨烬”( 第四十一回) ,而制作烟火的伙计也

把元宵一语概括为“ 堪笑元宵草物”( 第四十二回的第三次

元宵) 。再比如,打扮美丽的潘金莲在狮子楼赏灯时,就有旁

人的议论把她和谋杀案联系起来( 第十五回) , 妇人成群结

队出门走百病,家里就发生失窃的事件( 第二十四回的第二

次元宵) , 更不用说 ,《 金瓶梅》提及的元宵节庆狂欢活动 ,

总是让人物沉浸在过度性事的迷狂中,并终于导致第四次元

宵节期间西门庆的脱阳死亡。特别是,在书中有关第一个元

宵节的描写就是因为李瓶儿的同一天生日而引入,随着男主

人公西门庆在第四个元宵节的死亡,小说世界里的最后一个

元宵节描写,也就此告终。于是,作品中反复提到的人死如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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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 ,以及像风中之灯既美丽又脆弱的生命 , 在对元宵节的场

景描写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。

二

脂评曾不止一次把《 红楼梦》的一些描写技法与《 金瓶

梅》进行了联系。同样,有关小说情节中元宵节的设计,以及

赋予的特殊意义,也是承继《 金瓶梅》而来的。虽然在《 红楼

梦》 中, 作为一种城市风俗生活的具体展示远不如《 金瓶

梅》表现得那么全面而广泛,也摒除了《 金瓶梅》一书中 ,小

说男女借着节庆团聚而对性活动的过于沉溺。但是,那种有

关元宵节的表面华丽与内在脆弱、那种热闹与冷清的矛盾对

比,在《 红楼梦》中依然得到了贯彻。

似乎是一种巧合 , 如同《 金瓶梅》一共写到四次元宵节

一样,《 红楼梦》全书也共写了四次元宵节。不同的是 ,《 红

楼梦》中,第一回关于第一次元宵节的描写 ,涉及的是甄家。

只是从第十八回的第二次元宵节描写起,才开始交代贾府的

活动。但在第五十三、五十四两回写了第三次元宵节后,应该

在八十回以后才有的最后一次元宵节描写!"#由于原稿散佚或

者作者的设想并没有付诸具体实现 , 所以我们的讨论 , 也主

要针对前三次的元宵节描写。

从表面上看,《 红楼梦》中三次有关元宵节活动的描写,

第一次涉及的甄家和后两次涉及的贾府在性质上有一定的

差异。因为不但甄家的地位、人物的身份不能与贾府相提并

论 ,而且甄家关键人物在元宵节的活动地点 , 主要也是在户

外的城市街道看灯, 这跟贾府主要是在自己的园内过节,气

氛上有很大区别。但是,最主要的区别还在于,甄家的元宵节

经历写出他们家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灾难 , 是在元宵夜 , 他家

心爱的女儿英莲被人拐走,让他们全家在佳节的欢乐中一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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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跌进了深渊。而贾府,最早提及他们家的元宵节,是迎接元

妃省亲这样一件非比寻常的大喜事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,甄

家的灾难与贾府的喜事就没有可比性。如果确如脂评所提示

读者的,甄家的变故是贾府败落的一种缩影,那么,这样的缩

影 ,具体到元宵节的情节设计 , 恰恰在貌似反差极大的有关

灾难与喜事的两次元宵节描写之间,即甄家的变故与贾府的

迎接省亲在意义上有实质性关联 , 作者的写作意图 , 才得到

了深刻体现。

元宵夜的城市狂欢一般都是以人们走向户外,走出锁闭

着的冬天,把群体的热量和热情积聚在一起来相激相荡为特

征的。所以,作者写甄家的英莲在半夜看灯被人拐走,虽然关

于元宵灯会的盛况、人群的热闹不及一词 , 但这一由来已久

的习俗 ,人们对此活动的普遍参与 , 乃至传统诗文的持续描

写 ,以构成英莲被拐事件的现实背景 , 也是读者理解的前提

条件。所以,展示甄家元宵活动的笔墨,是极为简略的。不过,

当元宵活动在贾府中,是以元妃省亲这样的一件非常大事为

内容时,作者一笔不苟的详尽展开 , 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作

者把贾府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 , 另一方面 , 元妃在元宵节的

省亲活动,具有相当的特殊性。这种特殊性,脂砚斋是从“ 非

经历过如何写得出来”来加以赞誉的!"#,似乎表明了 ,略写小

康百姓的元宵活动而详写元妃省亲,是足以让没有此类经历

的读者会产生独特的阅读体验。

由于元妃省亲必须表现出帝王的威仪,程式化的省亲程

序 ,使得元宵节特有的狂欢情绪 , 在人物的言行中较难得到

体现。所以,贾府中人也只能把那种欢乐的气氛、迎接的热情

移出人物自身, 有意构建起一种光彩照人的园内外景观,依

靠外观而不是人物自身的情绪,来渲染元宵节庆本应有的狂

欢气氛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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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，因默默叹息奢

华过费。忽又见执拂太监跪请登舟，贾妃乃下舆。只见清

流一带，势如游龙，两边石栏上，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

灯，点的如银光雪朗；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，然皆用

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，粘于枝上的，每一株悬灯数盏；

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，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作就的。

诸灯上下争辉，真系玻璃世界，珠宝乾坤。船上亦系各种

精致盆景诸灯，珠帘绣帏，桂楫兰桡，自不必说。

当然 , 这一物质化的欢乐气氛 , 是以大量的银两耗费为

代价的。穷奢极侈可以表现出热情欢乐的程度,也是贵为娘

娘的元妃享受的政治待遇所必须的。然而问题是,当元宵节

的省亲喜事变得如此奢侈时,喜事也就变成了贾府的一个不

堪承受的经济负担。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,对贾府的窘

境有着形象的描述,所谓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,内囊却也尽

上来了”。但贾府却没有对省亲作低调处理。关于此次元宵省

亲共耗费多少银两, 书中虽然没有列出一张财务明细表,但

就从第十六回中看,论及去苏州采办演戏的女孩子和行头所

需三万两,以及添置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需要二万两白

银,其总支出一定相当惊人。正因为此,在下一年元宵节前,

贾蓉接着贾珍的话头向前来交租的乌进孝大叹苦经, 所谓:

“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, 你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, 就知道

了。再两年再省一回亲,只怕就精穷了。”可算是实话实说。

这样 , 秦可卿临死前托梦给王熙凤 , 关于元妃省亲的所

谓“非常喜事”,在我看来有着别样的理解:

眼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 , 真是烈火烹油 , 鲜花

着锦之盛。要知道,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,一时的欢乐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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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。

虽然她是以盛筵之散来告诫凤姐的,但这喜事本身给贾

府带来的沉重负担, 在很大程度上压垮了贾府的经济基础,

使得我们有理由把它与甄家遭受的灾祸联系了起来。考虑到

作者曹家在历史上数次接驾实际承受的经济负担,并成为导

致家族败落的重要原因之一,把贾府的元宵节庆与甄家的灾

难联系起来分析,就不是我们读者的异想天开。同样,在第二

十二回 ,元妃从宫里送出的谜底是爆竹的灯谜 , 其声震如雷

与化灰的关联性 , 虽可以被认为是对自身地位的隐喻 , 但其

喻像本身,也是可以统一在元宵节的总体意象中的。

三

元宵省亲不仅仅是对贾府物质上的沉重打击,显示了祸

福的含混性。就是在情感体验上,也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。

亲人团聚本应带来欢乐 , 但恰恰是元妃在元宵节的省

亲 ,伤感的而不是欢乐的情绪贯穿于聚会的始末 , 也渗透在

她对三组不同人物的言语中。其对贾母王夫人等道:“当日

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, 好容易今日回家 , 娘儿们不说

说笑笑,反倒哭起来。一会子我去了,又不知多早晚才来! ”

对其父贾政道 :“田舍之家 , 虽齑盐布帛 , 终能聚天伦之乐 ;

今虽富贵已极,骨肉各方,然终无意趣。”最后对宝玉道:“比

先竟长了好些⋯⋯”一语未终,泪如雨下。这种悲哀,似乎把

血缘亲人间的每一类关系都囊括了进来。如果说,节日的意

义是在于对刻板的、不自由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打破 , 使平日

压抑着的一种欢乐情绪充分宣泄出来的话, 那么在这里,亲

人的一宵团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常生活分离的事实,而

仅仅是把平日因为分离而被压抑着的悲哀释放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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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这样的情绪是省亲的元妃和迎接省亲的贾府中人所共

有的,这样,我们也只有在省亲别墅的物质环境中,在借由物

质因子营造的气氛中,才感受到了元宵佳节亲人团聚本应有

的欢乐和祥和。结果是,这种欢乐气氛越浓重,外观越璀璨华

丽,其与贾府中人物的情感体验就越不协调。这种不协调,既

从叙述者角度的具体视角中反映了出来,也涉及到其他人物

( 比如众姐妹赋诗) 的一种立场。林黛玉用“世外仙源”来题

咏省亲别墅:

名园筑何处 , 仙境别红尘。借得山川秀 , 添来景物

新。香融金谷酒,花媚玉堂人。何幸邀恩宠,宫车过往频。

其题咏的如同仙境般的其乐融融,与此前亲人见面时悲

悲戚戚的场景联系起来的话,也给小说增添了反讽色彩。

当小说进入到第五十三和第五十四回,写及贾府的第二

次元宵活动,其反讽的色彩同样清晰可辨。

因为没有元妃省亲这样的非常事件,也就没有在非常喜

事中蕴含的悲情的大冲突,以及赏心悦目的景色与难堪的经

济负担之间的尖锐对照。但是,生活的日常性,人们沉浸在欢

乐中的不自觉性 ,表面看是消解了冲突 , 其实是把那种冲突

消溶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角落 , 从而使作为生活事

件意义的反讽性,渗透至生活本身。

贾府的日常生活是以贾母为中心的,第二次写到的元宵

活动,也不例外。因为贾母年事已高,以及他们的贵族身份,

所以贾府中人是在园子的花厅里安排欢聚,并没有像传统诗

文小说中提及的女性 , 是在元宵节观灯走百病那样 , 走到户

外,参与到陌生人群的狂欢中。他们基本是以静坐不动的方

式,陪着贾母来看戏听故事说笑话。在此过程中,引发众人的

接连不断的笑声,似乎也能够把节日的气氛烘托出来。但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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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这一过程,依然会发现其蕴含的别样意味。

第五十四回的回目突出了贾母听才子佳人故事时一番

反驳,其对故事模式化、俗套化的反驳,自然可以构成小说的

一种情节冲突,并为元宵的娱乐活动增添兴趣。我们还可以

把这番议论与小说开头,作为叙述者的石兄以及脂评在多个

场合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千人一面、千部一腔的反驳联系起

来 , 以为这里表现出作者认识现实的清醒眼光 , 以为这是

《红楼梦》对才子佳人小说的一种超越,等等。但问题远没有

这样简单。贾母据以反驳的,是她对一个大家族的环境以及

环境中的所谓的才子佳人的认识, 认为双方既不可能相遇,

即便相遇,佳人也不可能马上就想到终身大事。贾母看到了

这种故事的虚假、污秽以及对礼教规矩的破坏 , 并严正声明

这样的事自己家里不可能有,这样的故事也不会让自家小孩

子听。但贾母的这番议论,只具有认识现实的普遍性,却没有

特殊性。特殊到贾府孩子们住的大观园,其在一定程度上的

与世隔绝 ,以及宝玉与黛玉的先天情缘 , 使得贾母的一番反

驳,只显示了她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由此可见,作者在处理贾母

的这番反驳言论时, 并没有与笔下的人物站在同一个立场,

而是把这种简单的反驳纳入到自己的笔下,并在扬弃才子佳

人小说的模式中,把那种简单的反驳也一并纳入到自己讽刺

的对象中去。其实,贾母反驳的目的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小说

的模式,而是对自己家族尊严的维护。但是,考虑到第二回,

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,点明贾府的后继乏人为其衰败的主要

迹象,那么,贾母的声明,其反讽色彩就更加鲜明。

贾母批驳陈腐旧套自以为目光如炬,其实恰恰显示了她

对身边人物的无知,让读者从她的聪明中发现了不聪明。在

其接下来的笑话中 , 聪明与愚笨的界限模糊 , 又集中反映到

王熙凤身上。当贾母叙述一个媳妇因吃了孙猴子的尿而变得

心巧嘴乖 ,偏偏有凤姐当场声明自己的笨嘴笨腮 , 这看是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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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的聪明处,或许也是她的愚笨处。她的聪明似乎要急于撇

清自己,而她的愚笨在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。但仔细想

来,这种声明此地无银的愚笨,也许正是她想追求的效果。因

为她要急切让这笑话对景,是一种向老祖宗乃至众人撒娇式

的讨骂,同时也是用一种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假聪明来故意暴

露自己,从而再一次博得众人的笑声。但是,虽然她得到了这

样的效果,也未必就此说明了她的不愚笨。因为贾母的笑话

是预设了心巧嘴乖与吃尿的必然联系, 从而让我们觉得,王

熙凤的装傻 ,其竭尽心智需要制造欢乐的努力 , 只不过是一

次自认吃尿的行为。这究竟是证明了她的智慧高超,还是证

明了她的智力枯竭呢?也许有人认为,这笑话本身的娱乐性,

不值得我们在意义上作过多的联想,但涉及到元宵节庆这一

特定语境的反讽性基调,我们从这一笑话及其王熙凤的反应

中分析其反讽色彩,也是合乎情理的。

当然 , 关于元宵节直接的反讽意义 , 是在王熙凤给出的

故事中得到总结的。当大家都急切地听王熙凤来讲故事,王

熙凤以她的伶牙俐齿 , 叙述了在元宵节的众人积聚后 , 除了

对这一群体发一句感慨“真好热闹”外 , 却没有给她的人物

以任何行动的内容。这段笑话 ,被王蒙戏称为是“淡化情节

的先锋派小说”!"#。只是在他人的一再追问中,她才以“底下

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,吃了一夜酒就散了”来归结。而众人

呢,“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 , 别无他话 , 都怔怔的还等他下

话,只觉冰冷无味。”继而,王熙凤又以一个聋子放爆竹 ,爆

竹放过了聋子还不知道的笑话,把对元宵节的总结意义进一

步深化了。

四

如果说第一次元宵,因为有元妃省亲这样的非常事件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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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这一节日活动比较特殊的话,那么,在第二次,在以贾母为

中心,在以贾母的欢乐为欢乐的活动中,妙语连珠的王熙凤,

却冷不防讲出一个让人感到如此冰冷无味的笑话,与其说是

她的卖关子,还不如说是她对竭力支撑起的元宵节活动意义

流露的直觉式的迷茫。对贾母而言,利用元宵节的团聚,靠众

人烘托起的欢腾 , 会使她进入一个欢乐的巅峰 , 并体会到家

族长盛不衰的幻觉。但对这一活动的实际组织者王熙凤而

言,在家族日趋衰落、人心日益涣散的过程中,勉力支撑起的

这种欢会 ,除了看到人群的聚与散 , 除了感到自己身体的疲

惫和心灵的迷茫外,已发现不了太多的实际意义。但是,众人

却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, 还是要执着地来追问意义 , 来向元

宵节活动索要欢乐。逼着王熙凤不得不在下一个笑话中,把

这种追问的举动一并纳入其中了。在笑话中,聋子无法听见

爆竹声 ,把别人偷偷点着爆炸的爆竹 , 是误以为爆竹没有扎

结实,是爆竹自己散了架。王熙凤连用两个笑话的散,来连接

贾府欢会的散, 在词义上既有意关合着这一次的元宵离聚,

但也无意中把家族之散暗示了出来。这样的一种艺术上的隐

喻,还不仅仅是为了增加表现的形象感问题。因为笑话反复

渲染出的无意义,包括后一个笑话强调万人集聚只听得一声

“噗哧”,而聋子甚至连这声音都没有听到,甚至连爆竹放与

没放都不知道,从一方面看,固然是强调了聚会的无意义,强

调了聋子抱怨的可笑 , 但另一方面 , 也是把王熙凤自身的心

力交瘁直接反映了出来。元宵过后王熙凤的小产,既是她心

力交瘁的证明,也是家族的不祥预兆。

贾府的元宵活动是在城市元宵狂欢中开拓出的一个新

的空间 ,在这一空间里的人们 , 并没有分享到户外狂欢通常

带给人的那种自由与解放感,第一次的元妃,第二次的贾母,

在群体中确立起的那唯一的中心,以及维持这一中心的必要

礼仪与秩序 , 把众人在节日里才能有的片刻的自由给剥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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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即便是集体活动在苦心经营中也鼓噪出一种繁华和欢腾

的表象,但追求这种繁华与欢腾,给家族的财力、人物的心力

造成的打击,还是把繁华和欢腾的意趣带向了反面。虽然陶

醉于繁华的家族中人 , 他们的自以为是 , 并不能自觉意识到

这一点,一如他们陶醉在元宵灯会的璀璨中,不能自醒。

令人不无感叹的是,当贾母身边的鸳鸯和宝玉身边的袭

人得以稍稍离开主人的权力控制、离开这种表面的喧嚣和欢

乐、离开灯火辉煌的世界而来到怡红院室内时 , 她俩歪在炕

上悄悄说着话 ,那种难得的清静世界 , 使得室外的贾宝玉都

不忍心来打破它。本来,贾宝玉突然离席而回到怡红院,只不

过是要去撒尿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并无多大意义的生活细

节,却引出了在光华灿烂的世界外一个更真实、更有意义、也

更让人难得一见的温馨世界。读过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词

的人,可能会有一种类似的联想!"#。此刻,借助于贾宝玉的一

瞥 , 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灯火阑珊的别样的世界 , 但在《红楼

梦》中 , 却不是被人众里追寻中有意得来的 , 而且也只存在

于短暂的瞬间。

注释

① 本文索引《红楼梦》原文 , 皆出自岳麓书社 2001 年出版的

《红楼梦》。此版本所据底本是乾隆抄本《红楼梦稿》,本文

所引用文字均出于此本 ,下不一一注明。

② 学者们依据的材料主要是《史记·乐书》中的一段话 , 即 :

“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 , 以昏时夜祠 , 到明而终。

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。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。春歌《青

阳》,夏歌《朱明》,秋歌《西皞》,冬歌《玄冥》。世多有 ,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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